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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tology) 

Recognition involves mutual recognition between the self and 

others. As such, the theory of recognition can be understood as a 

philosophical theory about the constitution of human relations.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Hegel’s and Honneth’s modern theories 

of recognition. It critically assesses Honneth’s “recognition of the 

mode of existence” and Hegel’s “master-slave dialectics,” 

revealing that these modern recognition theories embrace an 

anthropological premise: man is understood as a subject who on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desire of man’s mortality. The article then 

turns to Augustine’s doctrine. By reconstructing Augustine’s 

description of man seeking God from memory, the article proposes 

a protology-based theory of recognition, laying out an alternate 

anthropological premise in which man is understood as a 

sympathetic subject concerned with human incarnation. Finally, in 

analyzing relevant discussions in Confucian classics, the article 

indicat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man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ther and s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iend and frien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arch and minister, laying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Confucian religious bioethics.

 

Keywords: protology, original recognition, fundamental 

recognition, human relations, Confucian bio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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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

 2018, 43) 

 (  2018, 47) 

無論如何，可以確定的是，此處討論的承認態度，乃是

主體間互相肯認的根本形式，而尚未包括覺知他人的某

一特定價值。不論是卡維爾以“承認”、海德格爾以“操

心”或“憂患”，還是杜威以“涉身投入”所指的，都

深埋於基底，而任何特殊形式的相互承認——其包含了

對個別他人之獨有特質的肯認——皆建立在此基礎上。

(霍耐特 2018,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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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相較於我至今為止對承認問題的研究，此處涉及

的乃是一種更為根本的承認形式。今日，我相信這種“生

存”模式的承認，乃是所有其他的、較具實質內容的承

認形式的根基，在那些其他形式中，我們所肯認的乃是

他人某些特定的特質與能力。(霍耐特 2018, 77)4 

(  2018, XIX) 

 (  2018, 85)

 
(4) “the existential mode of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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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92) 

根據阿多諾的想法，情感認同作為認知的前提條件，不

只意味著幼兒能因此學會分辨我們對物的立場態度不同

於物本身，並從而逐漸建立起關於客觀獨立的外在世界

的概念；更重要的是，曾經深深吸引幼兒的、所愛之人

的種種觀點，會從此長留於記憶中，當各種物件物隨著

時間只剩下僵滯的客觀意義時，記憶裡留下的他人觀點

會為之開啟另一側面。這也就是說，對具體他人的模

仿——其由幼兒的欲力所滋養——在某種程度上會移情

於客體——模仿活動會使我們將所愛之人在客體上曾經

覺察到的各種意義要素，再次賦予客體，這使得客體的

意義遠不止於獨立自存。(霍耐特 2018, 97) 

物化自然指的是，我們在認識物件物的過程中不再注意

到該物所另外具有的、源自具體他人觀點的種種意義面

向。與物化他人一樣，物化自然也是一種認識上的“特

殊的盲目”——我們僅以客觀指認的方式看待動物、植

物或無生命之物事，而未能憶起，它們對於周遭之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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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對我們自己而言，有著多樣的存在意義。(霍耐特 2018, 

99)5 

 (detectivism) 

 (constructivism

 

(  2018, 120) 

 (expressionis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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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tion) 

(cognition)  

 

說“認知”一個人是指將她識別為一個個體，且這種識

別可持續改進；說“承認”一個人則是指表達行為，即

將認知與積極意義上的肯定一道表達出來的行為。相比

於認知作為非公開性的認知行為，承認依賴於表達另一

個人被認定其具備社會有效性的媒介。(Honneth 2001, 

115)6 
 

 (an individual’s existence) 

(Honneth 2001, 11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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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我們認為某個人是值得愛，還是值得尊重，還是值

得團結，在每一種情況中我們所體驗到的“價值”都是

基於人類理性的自我決定對生活的引導。如果說“價值

的表像”有時更多地與個人生活相關（愛），有時則更

多地與實踐性承諾相關（團結），那麼，尊重的情況就

恰好屬於人類受理性反思的引導這一事實本身。正是在

這個程度上，剛才提到的三種態度中的最後一種，難以

再疊加額外的層次，而其他兩種承認形式則有可能呈現

出更多的層次。(Honneth 2001, 122–23) 

 

 (particular 

recognition)  (universal recognition)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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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15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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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118) 

9 

 (desire itself)

 

 

自我意識的現象與它的真理性的這種對立只是以真理

性，亦即以自我意識和它自身的統一為其本質的；這種

統一必須成為自我意識的本質。(黑格爾 1979, 11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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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說，自我意識就是欲望本身。(黑格爾 1979, 116–17) 

 

10 

(

2002, 69) 

 

 
(10)  

2019, 332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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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 126) 

11 

–

( ) ( 2021, 558) 

–

 ( 2021, 559–60) 

 
(11)  2019, 

135–36

2019,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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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 561) 

 

 

12 

 

 

對於主人只有自為存在才是他的本質，他是純粹的否定

力量，對於這個力量，物是無物。因此在這種關係中，

他是純粹的主要的行動，而奴隸就不是這樣，他只是一

個非主要的行動。但是為了達到真正的承認還缺乏這樣

一面：即凡是主人對奴隸所做的，他也應該對自己那樣

做，而凡是奴隸對自己所做的，他也應該對主人那樣做。

 
(12)  

2018,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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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來，這裡就發生了一種單方面的和不平等的承

認。(黑格爾 1979, 129) 

 

 

 

無疑地，宗教也曾經作為對絕對本質一般的意識出現

過，不過，那是從以絕對本質為認識物件的那種意識的

觀點出發而言；自在自為的絕對本質本身、精神的自我

意識，卻沒有出現在那些形式裡。(黑格爾 2019, 179) 

 

(happy consciousness) (un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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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ciousness) 

13 

(Hyppolite 1974, 191) 

 

(

2012, 272) 

 

 

猶太民族並未意識到他們的現實的本質正是他們作為自

在自為的存在，反而將之推到了他們自身的彼岸。通過

這種自棄，他們使一個更高的存在者成為可能，對他們

而言，僅當他們能夠將其對象重新收回於自身，而非停

留於存在的直接性，他們才能達致那個更高的存在者。

(黑格爾 1979, 227)14 

 

 
(13)  “unhappy consciousness”

“happy consciousness”

 

(14)  1979, 198
(Hegel 2018,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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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polite 1974, 198) 

 

(

1979, 141) 

 

 

不同於猶太人回到服從外力的態度，在愛中的和解乃是

一種解放，不同於猶太人重新承認奴役統治，在愛中的

和解揚棄了奴役統治，恢復了生命的紐帶、愛的精神、

相互信任的精神，這精神從統治的觀點來看，應該說是

最高的自由。(黑格爾 2012, 326) 

 

( 2012, 

345) 

( 2012, 337) 

 ( 1979, 1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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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識既然就是理性，那麼它一向對於他物的否定態

度就轉化而為一種肯定態度。在過去，自我意識一向所

關涉的僅是它的獨立與自由，為了拯救和保持其自身，

曾不惜犧牲世界或它自己的實在性為代價，將這兩者都

當作它自己的本質的否定物。但是，現在作為理性，本

身既有了保證，它就感覺到自己與它們之間有了和平，

能夠容忍它們，因為它現在確知它自己即是實在，或者

說，它確知一切實在不是別的，正就是它自己；它的思

維自身直接就是實在；因而它對待實在的態度就是唯心

主義對待實在的態度。當它採取這種態度以後，彷彿世

界現在才第一次成了對於它的一個世界；在此之前，它

完全不了解這個世界，它對世界，有所欲求，有所作為，

然後總是退出世界，撤回自身，而為自己取消世界，並

將作為意識的它自身也一併取消——將關於世界即本質

的意識以及關於世界的虛無性的意識，一併予以取消，

予以否定。(黑格爾 1979,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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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ophany)  (egoph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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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recognition)

 

15 

 
(15)   ( 2019,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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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尋求我對其存在有某種認識的東西。對奥古斯丁

來說，這種知識保存在人的記憶裡，他將之等同於自我

意識本身。他寫道：“既然我們可以把記憶喚作記得過

去之物的能力，那麼我們也可以毫不荒謬地把當下心靈

向自身呈現出來的東西、心靈憑藉自己的思想而理解到

的東西喚作記憶。”(阿倫特 2019, 94)16 

 

 

 

……心靈就是記憶本身。因此，當我們希望某人記住某

事時，我們會對他說，“請你將此事保留在你的心裡”；

而當我們忘掉某事時，我們會說，“它不在我的心裡

了”，或者說，“它從我的心裡溜走了”——這全都是

因為我們將心靈叫做記憶本身。(奥古斯丁 1963, 197–98)17 

 

 

 

我的天主，記憶的力量真偉大，它的深邃，它的千變萬

化，真使人望而生畏；但這就是我的心靈，就是我自己！

我的天主，我究竟是什麼？我的本性究竟是怎樣的？真
 
(16) “memory”

 

(17)   (Augustine 1953, 281) “Mind is memory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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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變化多端、形形色色、浩無涯際的生命！(奥古斯

丁 1963, 201) 

 

 (mortality)——

 (natality)

 

 

決定了人作為一個有意識的、有記憶的存在者的關鍵事

實，是出生或降生性，即我們以出生進入世界。決定了

人是一個欲望存在者的關鍵事實是死亡或必死性，即我

們在死亡中離開世界。死亡的恐懼和生命的不完全是欲

望的來源，相反，記憶則源於對生命被給予的一切的感

恩，因為即使在悲慘中我們也珍惜生命：“既然你身處

不幸也不想死，唯一的理由只能是你還想活著。”最終

讓死的恐懼平息下來的不是希冀或欲望，而是記憶和感

恩：“為你情願活著而感恩吧，以便你可以從你不情願

的生存狀況中脫離出來。因為你願意活著，只是不願意

悲慘地活著。”這種在任何情況下都想生存的意志，是

人依戀自身存在之超越源頭的標誌。不同於對最高善的

渴望，這種依戀嚴格來說不依賴於意願，而是人類處境

本身的特徵。(阿倫特 2019, 101)18 

 

 
(18) “na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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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99) 

 (

2019, 97–98) 

( 2019, 101) 

 

 

 

只有從可朽的存在回轉到其不朽的起源，人才找到了他

存在的根本。因為在造他的造物主那裡，造這個人的理

由必定先於創造行為，並且在創造行為完成之後仍然存

在。每個特殊的愛的行為都在回轉到原初開端的行為中

找到了它的意義、它的存在理由，因為這個源頭、這個

永恆理性之所，包含了所有曇花一現的事物的終極的、

不可消逝的理由。(阿倫特 2019,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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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你已經太晚了，你是萬古長新的美善，我愛你已經

太晚了！看啊，你在我身內，我卻馳心騖外。我在身外

尋找你，醜陋的我，奔向你所創造的美善之物。你和我

在一起，我卻不曾和你相偕。這些事物如不在你裡面便

不能存在，但它們抓住我使我遠離你。你呼叫，你召喚，

打破我的聾聵；你閃爍，你照耀，驅除我的盲目。你散

發著芬芳，我聞到了，我向你呼吸，我品嘗你的滋味，

而今既饑且渴。你撫摸我，我懷著熾熱的神火想望你的

和平。(奥古斯丁 1963, 209)1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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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179) 

 

( 2019, 97)20 

21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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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盡心

上》） 

 

 

 
(22)  

2019  
 

(23)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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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

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孟子．告子上》）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

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孟子．

告子上》） 

 

 (anamnestic consciousness)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也。（《孟子．盡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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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

上》） 

 

 

 

 

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

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孟

子．告子上》）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

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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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

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2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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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以生物之仁感人，人在此感念中思及己身，明父母

生我之慈即天地生我之仁，故對天地生物之心有所回應

而對父母生愛敬之孝心。人被天地生我之仁愛所感通才

有孝，故孝以愛為主；對於天地生我之大恩大德，人懷

著感恩之心領受之，故孝以敬為要。……孝就是人對天

地之心的切身感應。理解這一回答的要點首先在於，天

地之心乃是孝的終極根源。天地之心流向人心，即人心

體會到天地生生之仁；感而遂通，天地之心再從人心流

回父母，此即孝。人心之所以具有感應天地之心的能力，

根本上來說是因為人之性稟於天地。人心對天地之心的

感應之所以是孝，關鍵在於這種感應是切身的。概言之，

孝並非一般人所認為的自然情感或僅僅基於血緣的情

感，而是人直接對越天地而產生的一種超越的覺情。(唐

文明 2020,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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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amental 

recognition)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

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

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

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

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

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

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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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清晰地認識到誠與孝之間的密切關聯，才能真正理

解《中庸》與《孟子》中所說的誠身之道。《中庸》與

《孟子》的這兩段話，從美德的角度看，是在說忠基於

信，信基於孝，孝基於誠，也就是說，既然孝來自誠的

引發，那麼，誠就是孝、信、忠的基礎；從倫理的角度

看，是在說父子、朋友、君臣之倫與天人之倫的關係，

也就是說，既然成就父子之倫的美德基於天人之倫而

來，那麼，天人之倫就是成就父子、朋友、君臣之倫的

基礎。(唐文明 2020, 29) 

 

25 

 
(25)  

2010,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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